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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名片】

17年，你可以干什么？平平淡淡

或轰轰烈烈的享受生活，抑或

是为一支球队坚贞不渝，不离不弃，把

最好的时光献于它，让球迷为之疯

狂，让对手为之头疼。

今天，利物浦队长杰拉德正式宣

布自己会在2015赛季末退役，离开这支

他效力了17年的球队，去美国大联盟寻

求新的挑战和生活。

足坛巨星并不少，杰拉德也不是

里面的拔尖者，但能又有谁像他一样坚

守在一支球队如此之长并一个人扛着

整个队伍前进。经历了2005年的伊斯

坦布尔奇迹，2006年的足总杯惊险夺

冠，还有2009年以来的低潮期，杰拉德

不是没有收到过其他豪门的邀请，他

忍住了，他决定留下来聆听安菲尔德球

迷们的呐喊加油声，决定留下来继续

领导利物浦赢得更多冠军，决定为利

物浦球迷们奉献自己直至退役——然

而，他却食言了。

17年来，从欧文到阿隆索，再到托

雷斯，还有苏亚雷斯，杰拉德身边的队

友来了一批又离去一批，唯独不变的是

那个默西塞德郡的男孩的坚守，岁月爬

上了他的脸颊，从前年少轻狂的傲气已

经浑然不见。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大

步流星地趟球，到了禁区线边缘起脚

大力抽射直奔死角了。他只能依靠自己

的经验，用犀利精准的长传，稳定高效

的定位球以及那永远不被磨灭的精神

力为球队，为身边的队友树立榜样，指

引方向。

这么多年来，对于无数球迷来

说。你就是利物浦，利物浦就是你。我

们落后的时候，别的球迷还会说：“不

是还有杰队吗？”可是以后又有谁能够

扛起利物浦的旗帜？

你走了，利物浦还在我心——那

只是支离破碎的利物浦。没了你，利物

浦可能再无奇迹，那支铁血红军会在

你走的时候彻底停止呼吸。无法想象

以后的我们会何去何从。

从晏菲路旁青草润湿的泥土芬

芳，到大西洋别岸异国他乡。岁月改变

的是发梢眉前一弄，时光难逆的是红

色遗梦十年。十年前身在绿茵万人拥

趸，他微微侧身笑道伊堡的青草很

香。十年后只身过大洋，不敢回头只

因海风吹红了眼眶。“恨的不是英雄

迟暮，而是风雨催人；怕的不是西出阳

关，而是故人长绝。”再见，杰拉德！

此
时此刻，望着台下的听众与评委，我激动中又有

些紧张。为了这一刻，我奋斗了那么久，终于要

成功了。随着掌声渐渐地消失，我的钢琴演奏开始了。

暑假前，我报名了钢琴比赛。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对

于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好，所以我动用了几乎全部的暑

假空闲时间来练习钢琴曲目。我挑了一首比较著名的曲

目——水边的阿狄丽娜。

随着乐曲的开始，我将全部的感情都投入这略微

忧伤却又令人无法自拔的演奏中。很快，考验我的时候到

了，第一个难点来了。这段乐章需要演奏者在原本就快速

的节奏上继续加快，且不能弹错键。

记得当初在家练习这段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心

思，我先从慢的节奏开始练起，再到快速练习，可是有时

弹得太快容易滑键，而一旦滑键就会成为习惯，就要重新

从慢节奏练起。后来，我反反复复地练习，才最终练出这

一乐章。

节奏逐渐加快，我也越发紧张，一个又一个音符从我

的指尖冲了出来。突然，一切都慢了下来——进入到了下

一乐章。我一边弹，一边放松自己，从容不迫地演奏着。

可这样轻松的时刻并不长，很快，第二个难点又接踵

而至。这是主旋律的重复，但却又一些变动，又因为其中

夹杂着指法的难点，所以这段乐章很难。

我对自己说：“放轻松，一定可以的！加油！“我想起

了在家练习时的方法，记住每一音节的第一个音符，接

下来就好弹许多。于是，我按照这个方法，又战胜了一

个难点。

最后，是收尾，并没有什么难点。

我近乎完美地结束了这一曲目。刹那间，台下的掌声

雷鸣般地响起，并如同潮水久久不息。

是的，我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就是这一刻，不是奖

项，也不是听众们的肯定，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快乐感。回想

那刻苦的练习，那曾令我心烦的练习，为了这一刻，都是值

得的。

此时此刻，我心中虽不能说是百感交集，但那强烈的

内心呼声，是快乐，也是欣慰。

近日，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

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这位离开

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作家又引起了众人

的关注。路遥，原名王卫国，陕西清涧

人。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小说多为农

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

人和事。1986年后，推出长篇小说《平

凡的世界》第一、二部。1992年积劳成

疾，在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后不

久英年早逝。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

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

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

“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

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

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

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

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

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

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

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

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

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

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17年的坚守
英国苏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公立高中    严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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